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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今天再提出乡村建设运动这件事情来做是一种什么性质呢？就是说，在我看起

来，中间跨了七八十年，特别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形势变得太多太多，所以至少在我的

脑子里，当初他们做这件事情的目标、他们的动机、还有他们想做到的，都和现在非常不一

样了。所以，我不客气的说，今天我们可以借鉴的不多。 

 当然，上世纪的先驱者都是好人。他们做了什么呢？或许可以说是为西部地区增添了一

些生气，减少了一点痛苦。那么，既然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他们的做法好不好、行不行得通，

都已经不必再议。当然，他们当初那样做，是有道理的。 

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纯粹为了怀旧而去寻找他们，我的感觉是他们当初的一些观点可

能在今天还有用。譬如，我的父亲主张，不要用行政手段来推动工作，他主张尽量通过教育。

行政手段见效快，教育见效慢、甚至于可能无效。那么他为什么一再强调不用行政呢？他说，

改变要发生在人身上，只有人变了才是真变了。外面的力量可以是一个人一时的改变，但是

他又可以回潮、可以反弹。如果这个人的思想和习惯真的变了，那么他就是站得住的一种变

化，不会再回潮、不会再反弹了。 

上面说过的这种说法呢，还是他的比较浅的意思。对于他来说，他是一个儒家的观点，

他期待着把人教育成喜欢动和会动的人，有了这种变化，这个人的自身的变化，这个人就不

是你原来那个被动的人、呆板的人了。我请大家注意，富于主动性和活跃的人是我父亲对于

人类的期待，不限于中国农民。 

另一点，今天我们常说中国文化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一些虚的理解和表达，是就文化谈

文化。我的父亲从他中年起有一个人是，他认识到社会构造和文化是互相铸成的，你看一个

社会的构造就能看懂它的文化，反之亦然。所以，他写的《中国文化要义》这本书，第一章

就是从中国人的家说起。中国文化之所以好，就好在家庭是社会的支柱。今天，家庭已经被

分解，也许我希望那不是永久的被分解。 

我特别喜欢“可持续发展”这几个字，因为他意味着没有大的错误。如果有大的错误，

那就必然不可持续。如果生产指数上去了，生活质量下来了，那就是不可持续。如果生产指

数一直上不去，那就更不可持续。总之，凡靠行政手段搞上去的，其实都是不可持续的；凡

顾此失彼的，都不可持续。所以，我想，凡可持续，就是因为没有大错误。 

人类有一种趋向，趋向于朝前走的劲头大，不注意自己朝前走在身后留下了什么。成语

把这个叫做顾此失彼、顾前不顾后。人类还有一个趋向就是只顾自己，这个自己有可能就是

指他自己一个人，也可能是指只顾中国、只顾人类。我说一个话是因为人类不能站在自然界

以外去看自然界，自从科技成了人类的好帮手，人以外的一切都已经岌岌可危。 

中国有一个成语，否极泰来，就是坏透了就可以往好的转了。现在我们有一个现象，一

个地方如果被中央注意了，那个地方就要交好运了。如果我对乡建学院提什么希望，我的希

望就是警觉于人类的弱点，照前行。 

我的感情不由自主的惦记那些奔向城市和留在农村的人，尤其是那些留在农村的人；我

的感情还不由自主的惦记着另一件事情，今后中国会有许多大动作，牵动着各个方面，我相

信那些目标都会达到，其中生态很容易继续成为牺牲品，如果要我对乡建学院今后的工作提

什么希望，我希望是具有前瞻性，照顾全局，不锈话。 

完了。 


